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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学与民族文学、民间文学

王宪昭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摘 要:神话学与民族文学、民间文学是三个关系密切的学科,具有共性研究与交叉研究的客

观基础。三者之间存在许多交集,并表现为互动共生与相互影响。将三者相结合,共同探索中华文

明和传承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赋予的任务,也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当今多学科融

合发展的大背景下,通过神话学建设推动民族文学、民间文学研究走向深入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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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一直倾心于中国神话学学科建设的华中

师范大学孙正国教授拟定了一个“神话学与民族文

学、民间文学”的题目,让我谈谈想法。面对这个问

题,惶恐之后又难免萌发出一丝惊喜与欣慰。惶恐

何为? 细想起来,无非是因为这样一个如此重大而

深刻的论题,自己平时却熟视无睹,习以为常,认为

没有深入思考的必要,所以对这个问题只是一知半

解,局限于皮毛;心中油然而生的慰藉与惊喜则源于

学术界已经悄然注意到神话学与民族文学、民间文

学的内在联系,开始多维度审视这三者在传承发展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学术意义与文化价值。
正源于此,我站在中国神话学学科建设角度,谈谈对

其与民族文学、民间文学的粗浅认识。

  一、神话学与民族文学、民间文学具有共

性研究的客观基础

  神话学与民族文学、民间文学都是细分出来的

学科,看似关系不大,其实不然。试图考察这个问

题,还需要先大致廓清三者的学术边界与基本特征。
“神话学”顾名思义,就是关于神话研究或探讨

神话的一门科学。关于神话的研究对象历来有广义

与狭义之分,据此还出现过原生神话、次生神话、拟

神话等不同说法。研究对象不同会导致神话学边界

的差异,好在不同的神话研究者形成了一个基本共

识,即神话是人类史前文明就已经产生的一种古老

艺术,是关于神或神性人物的叙事,但这种叙事不是

无中生有或空穴来风,正如马克思所说,神话是“通
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

然和社会形式本身”[1](P761)。神话学家袁珂所言“神
话是非科学但却联系着科学的幻想的虚构,本身具

有多学科的性质,它通过幻想的三棱镜反映现实并

对现实采取革命的态度”[2],也同样强调了这样的理

念。既然神话反映的是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与文化

精神,它就会在中华民族的万年文化史中通过口头、
文献、文物、民俗等多种渠道不断传承,并通过创造

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而自然融入到民族文学、民间

文学之中。
民族文学是中国语言文学下属的二级学科,广

义上讲,可指中国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民族文

学。中国作为以汉族为主体的56个民族共同组成

的统一的民族大家庭,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文学是

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晶。在我国人文学科建设以

及学术研究中,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中国各民族文学

交往交流交融的关系,一般会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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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民族文学”,其研究主要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后经过民族识别确认的55个少数民族的文学

以及历史上曾存在于中国境内的古代各少数民族文

学。实践证明,包括民族文学在内的任何文学门类,
在追溯其起源时都会把目光聚焦在神话这个文类

上,这不仅仅是因为神话产生时间早,流传地域广,
传播时间长,更重要的是,几乎绝大多数民族文学文

类都可以在神话叙事中反观自身,寻找创作源头,发
现神话与多类型文学的叙事关联。若从民族文学的

维度看神话,从时间上可以考察神话在中华民族历

史进程中的传承与发展,从地域空间上可以考察同

一种神话或不同神话在不同民族地区的交流与融

合,从语言上可以发现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

语系、南岛语系诸民族神话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而从

中发现具有深厚历史渊源的中华文化认同,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持,更好地

发挥民族文学的文化功能。
“民间文学”作为学科名称,是与作家文学或书

写文学相对应的概念,主要指广大人民群众在生产

生活中集体创作、多样态传承传播、广泛共享的口头

传统及艺术形式。通常从文类上分为神话、史诗、民
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戏剧、说唱文学、
谚语谜语、曲艺等,目前学科分类为中国语言文学一

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因其内容繁杂、形式多样,
有些研究者又称“民间文艺”,进而将民间文学作品、
民间艺术作品、民俗文化等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

体。研究民间文学不能忽略具有文化基因性质和原

型意义的神话,但回顾百年中国神话学研究史,不难

发现,不少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古代文献中的神话,
而古代文字自身的局限性,会造成对神话数量与质

量的认识偏颇,因此其认为中国神话是片言只语、凤
毛麟角,是支离破碎的,难以形成体系,而在西方神

话面前自惭形秽,甚至妄自菲薄。事实上,中国不是

没有神话,而是这块神话的富矿没有得到充分的重

视与发掘。一方面,多民族多语种保留了丰富的口

头神话与民俗神话,采集与翻译整理存在滞后现象;
另一方面,由于许多地区和民族生产形态发展不平

衡,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还处于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阶段,呈现出神话生存语境的活形态,但研

究者对这种现象投入时间不足,研究不够。当然,这
些数量众多的民族神话不是孤立的、封闭的文化现

象,很多神话母题又与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神话存

在交流互动关系,并且这些母题又不断融入到少数

民族史诗、传说、故事等其他民间文学载体中。如果

把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神话综合起来研

究,就可以建构出中华民族相对完整的神话体系。

  二、神话学与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互动共

生、相互影响

  认为神话学与民族文学、民间文学是三位一体

的关系显然有些牵强,但不能否认三者之间存在着

很高比例的交集。这个交集中的许多共性都会在任

何一个门类中显现出来,把握这些显性特征,为我们

进一步认知中华文明以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生

发展、交汇融合的内在本质提供了各种可能。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的,“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

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 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

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只有

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

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3]

所以,把神话学、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三者结合起来,
共同探索中华文明,是新时代赋予的任务,也是辩证

唯物的科学研究方法。
神话对民族文学、民间文学具有影响关系是不

争的事实。这种情形不仅表现为撰写民族文学史、
民间文学史一般要从神话开始,更重要的是神话对

文学传统的影响。有研究者认为,“‘神话’不是被史

学和哲学的课堂所放逐、被文学系中的民间文学专

业所收留的所谓文学体裁概念,也不再是一个文学

专业术语,而是具有文化发生期原型编码作用的思

维和符号载体。它会以文本的和非文本的形式体现

为神话意象、仪式性的建筑物、宗教礼器,甚至大量

地沉积在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早期的造字想象

中。就此而言,在探索前哲学和前文字的史前时代

的集体观念或意识形态时,神话的概念应该是远远

大于文学的概念。”[4](P260)从这个角度看,神话是一

种兼具文学、哲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多种学

科的综合型艺术,所涵盖的范围会超越文学。马克

思全面审视古希腊神话得出的结论认为,古老的神

话直至今天“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

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1](P762)。
这一论断对任何民族文学、民间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都具有普遍性理论意义。一个民族可能没有自己的

文字,但却不能没有自己的神话。因为这些口耳相

承的神话不仅仅是一种古老的文化记忆,更是具有

神圣性的历史叙事。如阿昌族的《遮帕麻与遮米

麻》、彝族的《梅葛》《查姆》《勒俄特依》《阿细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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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纳西族的《创世纪》、苗族的《古歌》等神话史诗

等,都属于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甚至与民族根谱有

关,对后世文学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同时我们也

应看到,许多神话元素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或文化

基因,深刻影响着民族文学、民间文学,如,不仅神话

中塑造的诸如盘古、女娲、伏羲、神农、炎帝、黄帝、唐
尧、虞舜、夏禹等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祖先在多民族文

学、不同类型的民间文学中常常出现,而且像龙、凤、
麒麟、莲花、石榴等多种神话中的吉祥意象也会在不

同文类中反映出中华民族共同的审美,至于民族文

学、民间文学中应用的相似的神话思维更是草蛇灰

线、藕断丝连,在某些特定的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作

品研究与创作方法研究中,如果不探究其相关的神

话根源,就难以做出准确的解释。
当然,我们说神话影响民族文学、民间文学,并

不意味着民族文学、民间文学对神话传统是一种简

单的被动的接受关系,更应该看到神话学与民族文

学、民间文学研究具有互动互鉴的特点。从民族文

学、民间文学的实践看,这两类文学形式对保留、传
承和发展神话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中国万年

神话何以能够经历时间长河的冲刷流传至今,并不

是因为神话本身自带光环或者成为一方神圣,而是

因为它自身塑造的优秀文化精神通过民族文学、民
间文学的创新创造而培育出广大的创作群体与接受

群体。以民族文学对神话的贡献为例,正如研究者

所说:“至于神话,汉文史籍上记载的也着实不少,但
经过历代文人之手,已看不清它们的本来面目。而

且记述极为简略,已失去了神话本身的具体性和生

动性。而少数民族神话一直在口头上世代传承,它
们已经成了本民族历史和传统的载体,其中凝聚着

民族创造力和集体智慧的精华。这也是汉族文学所

欠缺的。”[5](P4)民间文学的作用也是如此,如果把神

话比喻为“鱼”,我们所看到的书面文学中的神话资

源,只能说是一些“鱼”的标本,需要不断解读才能略

得其味,而广大民间民众生产生活中传承、应用与不

断创新的神话,才是生活在水中的一条条鲜活的

“鱼”,这些“鱼”不但能生长,而且还能不断繁衍,因
此也充满了生命力。正是神话学与民族文学、民间

文学的共生互动,反映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也
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持。

  三、神话学建设有助于推动民族文学、民
间文学研究走向深入

  神话学、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作为相互关联又各

具特色的学科,共同维系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

“文化大传统”。神话学家叶舒宪认为,文化大传统

“特指无文字时代的文化传统。而探索无文字的文

化传统的问题意识,自觉地引领研究者走出文献本

位的传统研究窠臼,将文字书写传统视为后起的小

传统,并将深度阐释文学与文化的目标加以理论化,
即从文字文本研究朝向‘文化文本’构拟的整体认识

的创新之路”[6]。这里提出的“文化文本”说,看似一

个抽象的概念,但思考了将神话学、民族文学、民间

文学三者跨学科共建的有效渠道,打破了我国传统

学术分类将神话归属为民间文学,将民族文学弱化

为个案文学的种种误区,进而形成多学科贯通、多边

整合的新时代新文科观念。有研究者认为,在我国

神话学界,长期形成的欧洲神话理论中心论、希腊神

话范式论、汉文献神话正统论等似是而非的理念,误
导了中国神话的研究,忽视了我国各民族极其丰富

的神话资源以及活形态神话在各民族神话中曾经占

有的主导性地位,因此,要“关注少数民族神话、关注

活形态神话,以推动中国神话学理论的建构”[7]。这

种学术理性、学术责任与担当,本身就建构在中国神

话学、民族文学与民间文学的整体关系之中,对推动

三个学科的共同发展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从目前中国神话学建设而言,已有的自主性研

究上升为新时代更加自觉的学科建设。如目前成立

的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和民间文学研究院,作为上

海市社会科学重要的研究基地与智库机构,在国内

外的人文学术研究与话语创新体系方面发挥着重要

的文化引领作用,在中国神话学本土理论建构与神

话学、民间文学话语体系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
彰显中华文化、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做出了积极探索。
同样,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设立的神话研究院,整合院

内文学与艺术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所、哲学与文

化研究所的中青年研究力量,形成了相应的研究团

队,开设《神话研究文库》《神话研究集刊》两个研究

成果平台,重点开展了中国古代神话文献整理研究,
神话与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巴蜀神话研究,道教与神

话研究,四川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神话与文学、艺术、
美学的研究,在实践中不断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

交流与合作,通过细化神话学学科内容和实践,有效

推进了民族文学、民间文学的学科建设。
新时代文化强国战略中,中华民族丰富的神话

资源正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发挥出积极贡

献,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或将神话作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中的宝贵财富,或作为新学科建设的契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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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为传统学科研究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增长点,都
为民族文学、民间文学的可持续发展助力。中国知

网显示,近些年把神话作为选题的学术论文,特别是

研究生毕业论文呈现出递增趋势,研究群体的培育

为神话学学科的发展奠定基础的同时,也为民族文

学、民间文学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有学者强调,
“神话学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讲,又具有很强的实

践性。”[8](P643~651)这种实践性又与民族文学、民间文

学的特征与发展需要是高度一致的。真正意义上的

文学,就是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发展于民间,只
有与人民群众精神需求相一致,才能具有强大的生

命力,发挥出积极的文化功能。无论是神话学建设

自觉与民族文学、民间文学相结合,还是民族文学、
民间文学学科建设中积极关注神话学成果,都是相

互促进的有效路径,顺应了新时代多学科融合发展

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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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学与国学研究范式的更新

唐启翠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200240)

  摘 要:20世纪国学研究新方向开拓和范式更新换代中,超学科的神话学是重要的学术驱动

力之一。从历时性视角来回看,其大致经历了神话作为新学问、新理论,神话作为方法和神话作为

资源三阶段的发展。神话学渐渐成为一种新的用以观察和解释人类文化遗产、社会记忆、历史书

写、文化认同等的理论视阈。而中国文学人类学派则通过神话观念的更新、神话载体的开拓和研究

方法的革新,在国学研究园地种植了一片新林,成为新文科理念的先驱性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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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1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编写的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
行版)公开发布,其中的新动向有:消失27年的“民

间文学”重回二级学科目录,而在这27年里承担了

民间文学部分研究工作的“文学人类学”①,作为交

叉学科首次出现在学科目录上,隶属于二级学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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